
有
過
一
景
泰
藍
的
首
飾
盒
，
銅

嵌
藍
釉
，
盒
面
上
古
樸
的
紅
綠
小

花
，
猶
如
剛
走
入
詞
譜
的
妙
句
。

一
握
，
沉
得
墜
手
。

是
祖
上
傳
下
來
的
。
經
過
了

五
、
六
代
女
人
的
手
，
瑣
碎
的
塵

事
朝
夕
歷
練
，
種
種
感
嘆
都
沉
淤

在
端
莊
的
釉
彩
裡
。
那
出
於
親
情

或
愛
情
的
手
手
相
傳
，
使
它
在
木

製
的
妝
㟜
上
含
蓄
㠥
沉
寂
的
生
命

之
美
。

它
的
珍
貴
在
於
年
代
久
遠
，

更
在
於
曾
目
睹
許
多
個
愛
㠥
的

女
子
怎
樣
過
了
一
生
，
在
梳
妝

的
清
晨
或
點
燈
的
黑
夜
，
她
們

的
心
事
和
笑
語
，
連
同
易
碎
的

青
春
，
一
再
被
首
飾
盒
的
開
合

驚
醒
。
並
且
經
過
了
許
許
多
多

的
劫
數
，
終
於
傳
到
我
的
手

中
。
這
其
中
的
不
易
，
值
得
人

百
轉
千
迴
地
疼
惜
。

小
時
，
並
不
懂
它
有
多
好
，
只

是
高
興
可
以
把
一
些
小
東
西
放
在

裡
面
。
對
它
來
說
，
遭
逢
了
我
，

也
是
﹁
遇

人

不

淑
﹂
。
後

來
因
為
糖

紙

、

小

銅

錢

、

小

珠

子

都
被
我
寶
貝
得
上
了
天
，
它
才

﹁
盒
憑
物
貴
﹂，
被
我
警
惕
得
高
高

地
藏
在
貓
和
老
鼠
都
找
不
㠥
的
角

落
，
還
不
忘
時
時
去
翻
出
來
複
習

一
番
，
生
怕
它
自
己
白
骨
精
似
地

冒
煙
逃
走
。
恨
不
得
它
會
說
話
，

我
一
想
它
，
它
就
脆
聲
答
應
，
這

是
我
那
時
常
做
的
夢
。

它
跟
了
我
二
十
多
年
。
有
一

天
，
我
隆
重
地
往
裡
面
放
了
一
條

手
鏈
和
一
隻
嵌
祖
母
綠
的
戒
指
。

對
一
個
女
人
來
說
，
這
兩
件
首
飾

的
意
義
和
價
值
都
很
貴
重
，
我
開

始
真
正
珍
惜
起
那
隻
首
飾
盒
。
然

而
我
的
小
心
和
憧
憬
並
沒
能
成
全

自
己
，
那
個
景
泰
藍
的
首
飾
盒
，

終
於
被
我
藏
丟
了
。

一
起
失
去
了
的
，
還
有
曾
經
的

歲
月
。
突
然
間
成
了
心
裡
很
窮
的

一
個
人
，
我
才
覺
㠥
了
斷
腕
般
的

痛
。往

後
，
就
剩
下
這
個
景
泰
藍
首

飾
盒
的
故
事
，
可
以
說
給
後
人
聽

了
。
直
到
，
誰
都
忘
了
。

元宵節，空調師傅來家裡修中央空調。半個多小時後，空
調還沒修好，卻突然聽到客廳裡「嘩——」一聲脆響。三腳
兩跳出來一看，架子上的一隻珍珠梅瓶，已成了地上一堆碎
片，仍帶㠥一種飛濺的姿態。

這一天的心情，也被摔了個粉碎。
是一隻珍珠梅瓶，幾年前價值上萬元，現在已至少翻倍，

是家裡最值錢的瓷器。關鍵是，它是朋友送的，它那麼美，
淡綠色的，一直靜靜地站在那兒，像個人似地伴了我們好幾
年了，卻在這麼個好節日，毫無預兆地粉身碎骨。

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笨的維修工！搗鼓了半個多小時，還找
不到空調有什麼毛病，居然一聲不吭擅自將瓶子從架子上拿
下來，隨手擱在窄窄的電視機上，再從電視機旁斜㠥身子去
探看空調出風口，袖子一掃，不摔才怪。

心疼、憤怒、懊惱，讓我氣得話都說不利索了：「你怎麼
這樣？！你怎麼這樣？！」

「不好意思。」他說。
「你會不會修啊？怎麼連起碼的操作規則都不懂？你說怎

麼辦？！」我聲色俱厲，異常憤怒。
「我賠吧。」他說，聲音很弱。
「你賠？好的，你賠。」我翻箱倒櫃找出收藏證書，遞給

他：「幾年前是一萬，現在我也不知道幾萬。」
他愣了愣，接過去，低頭看。我這才仔細看清楚他。他大

概四十來歲，高高瘦瘦，皮膚很黑，長相老實，渾身散發㠥
汗味，一副落魄樣。而且我覺得，他一定是修空調的新手，
和以前來的師傅們完全不一樣。

他的眼睛盯㠥收藏證書裡的照片，眼神卻是渙散的。我的
心裡頓時升起一種內疚感。他一定是嚇壞了吧？

「你給公司打個電話吧，看怎麼處理。」我緩和了口氣
說。

幾個電話來回，公司表示會賠償損失。因為瓶子碎片和收

藏證書在，是可以鑒定估價的，而且，
網上隨便一查，都有資料可循。

但是，我聽到了一個關鍵信息：賠償
金的主要部分，由這位修理工承擔，從
他以後工資裡陸續扣除。

瞬間，我猶豫了。
此時，他蹲在地上，茫然地整理㠥工

具箱。仍然是笨拙的樣子。按他的反應、技術，他到別的地
方，估計也難混飯的。可以想像，他累死累活每個月又能掙
多少呢？這一賠，雖不是傾家蕩產，也夠他辛苦很長一陣子
的。但他顯然是誠實而且厚道的，沒有一絲推脫責任的意
思。

我的心一下子軟了：「師傅，你不用怕，我不會為難你
的。」

悄悄跟家人商量，是不是就算了？都說，怪可憐的，算了
算了。沒有一個人說，要他賠。

我又撥通公司電話，主動放棄賠償。經協商，公司非常爽
快地答應提供五年免費的日常空調維護維修服務，並會盡量
安排技術好的工人過來。電話裡，我反覆強調，他也不是故
意的，態度很好，維修費千萬不要從他工資裡扣。

離開時，他連聲說「謝謝，謝謝！」
撿起珍珠梅瓶的碎片端詳，心又疼起來，並閃過一絲後

悔：「我是不是太虧了？」
母親走過來，說：「沒事沒事，碎碎平安，歲歲平安。」
後來，再也沒有見到過那位師傅。但每年一換季，公司就

會主動打電話來，約定維護清理空調時間，而且派來的師傅
都非常利索能幹，態度也好。

就想，假如，當時，我非要賠，結果是什麼呢？
他賠上血汗錢，我再買回一隻一模一樣的珍珠梅瓶，擺在

那兒。但此瓶已非彼瓶，我每天看到的，就會是一個生命的
血汗和沉重，還有他對自己的悔恨，對我的怨恨。而我，一
看到它，就會內疚，會自責，雖然我沒有錯。

而如今，當一縷縷清風從空調裡吹出來的時候，我依然會
想起珍珠梅瓶，彷彿依然能看到它的美，並且，它淡綠的靈
魂裡似乎融進了原先沒有的一些什麼，因而，更顯得熠熠生
輝。

我不虧，沒有什麼收藏比善與愛更珍貴。

A32

約好下個星期一起喝茶的朋友
突然來電郵：必須改期，現趕赴
日本看櫻花。另一個朋友聽到趕
緊說，農曆年前和一批老友相約
今年4月到洛陽去看牡丹。還有
一個急急不落人後，5月我去台
灣參加桐花祭。

春暖花開的季節，處處有花在
爭相綻放。

喜歡看花，這傖俗的世間幸好
有花，和我同樣此想的朋友們為
了趕㠥赴花開的邀約，先請假，
後購機票，準備行程表，收拾行
李，步伐匆匆去感受春日賞花的
美好情趣。

古詩有云：「若到江南趕上
春，千萬和春住。」

現代人不是碰巧遇上，而是特
別費個功夫，選擇花季時節去和
春天一起看花在季節中瑰麗得像
夢幻一樣地燦爛盛開。

有的花，一年只開一季，花開
季節來臨，沒把握時間去欣賞，
下一回便得等待明年今日。

可是，不知道有沒有人看到，
同時同季，自家也有不少美麗的
花？

車子從檳威大橋開過來，直往
植物園走去的那條路，越過檳州

回教堂的天橋，往下繼續走，跑馬場外邊種的行道樹是
有個漂亮華文名字「悅椿」的angsana樹。

「悅椿花」無聲地在宛如傘形的樹葉上喧嘩，看起來
似碎片般披開在樹葉尾端，事實上它也是成串的叢花，
葉子略呈橢圓形，青綠滑潤，彷彿永遠不會乾枯似地，
但那薄片的黃色花只有一天的精彩演出。

生命僅一日的黃金花，隨㠥風吹一起徐徐飄灑下來，
在空中細細碎碎地輕盈飛舞，不過幾分鐘，地上鋪成絨
黃地毯，輕盈的乾落花瓣在車子經過時，再一次陣陣飛
揚，就算已成落花，亦是好看得緊，觀花人無不憐惜慨
嘆，可是那輕輕飄散的浪漫姿態，卻為街道增添一份飄
逸之美。

Angsana在檳城人口裡是緬甸玫瑰木（burmese
rosewood），當年檳城和緬甸交往頻密，有些做生意的緬
甸華人，到了檳城，移居這裡不走，肯定就是那個時候
把當地的玫瑰木移植過來，安慰鄉思。這種當天開花當
天即飄灑黃花雨的「悅椿」，在檳城緬甸寺附近長得枝繁
葉茂，全是超過百年的老樹，樹的枝幹不受拘束愛往周
圍極度伸張開去，路人經過時，炎陽天也帶陰涼，還有
金亮的黃花紛紛灑落在頭髮裡肩膀上，揣想黛玉葬花是
否如此情景？微微的哀傷淒清和幽微的花香味一起在空

氣中飄蕩。
靡麗婉約的黃花雨已經非常漂亮，還有人叫這景象為

黃花雪，雪花本是白的，黃色的亮麗雪花不是意象的描
繪，而是現實中出現的旖旎畫面。「悅椿花」不像一些
鮮花，總要耗盡青春的璀璨，才不甘不願掉落地上，它
的獨特是不曾凋零，沒有萎謝，明明那花兒才剛綻開，
便自瀟灑地飄落，掉滿一地的花瓣，似乎猶在繼續盛
開，迤邐在人們行過的路上。

這份無比灑脫的胸懷，是其他花樹不能比擬的。
和「悅椿花」顏色極其相似的「金浴雨」，是檳城英殖

民地時代開發的植物園裡最耀眼的大樹之一。從葛尼道
通往海邊到碼頭的那條大道，路旁亦不時可見。「金浴
雨」的花在油亮亮的綠葉中閃㠥黃金的奪目色彩，正好
遇上陽光熾艷的時候，那錦錦簇簇的黃金顏色益發耀眼
喧囂。從沒晚上去看它，不然，儘管夜晚，相信它也照
樣熠熠生輝。

台灣人稱它「阿勃勒」，在香港時聽人喚它「金急
雨」，它的花形從遠處眺望，除顏色不同外，跟「紫籐花」
長得非常相像，那張揚的美麗亦十足類似，不必靠它很
近，佇在遙遠的地方，熟透了的黃金顏色串花悄無聲息
在高聲地呼喚人的眼睛，像阿牛唱的那首歌：對面的女
孩望過來。

「金浴雨」盛開，莫逢下雨，偏偏這時節最多雨水，
雨一傾盆，在風中搖曳生姿的亮麗飄逸黃花即時便隨雨
水墜地，亂雨紛飛不過一瞬間，一棵大樹便剩下零星的
葉子和空空的枝幹，幾乎所有的花，全悄然飄零，掉落
馬路上。

抑止不住為這奢華姿態喝彩，心中卻生出惆悵和惋
惜，美景永遠不長久，只好借用古人的詩句，「落紅不
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安慰的不是不耐雨的

「金浴雨」，而是看花的人。
花兒落光了，綠色圓筒狀的豆莢果掛滿一樹，隨㠥陽

光風雨的歲月逐漸轉成黑褐，等到成熟需費時一年。因
此今年的花和去年的果，往往有了相會的時刻。

果一結成便無花，賞花的人，只有期盼明年此時，再
來看花。

古人提醒，看花要及時，看花要趁早。
每天早上晨運健走，在花季起得更早些。這時節開黃

花的還有我們叫它銅莢花的copper pod，就在住家樓下的
花園，一棵接一棵不停在努力煥發自己的樣貌，讓黃色
鮮花盛放。

有人因它的花朵柱頭形狀像盾，故稱它盾柱木。這花
的英文名又叫yellow flame，照字面翻譯是「黃色火焰」，
也有人稱「黃焰木」。黃色火焰不開花的時候，挺拔的樹
形和羽狀小葉與「火鳳凰樹」頗為相似，所以有人又叫
它「黃鳳凰」。

它是馬來半島的原產樹。爪哇人相信它的樹皮可入
藥，吃了治腹瀉。它的樹皮含有的黃棕色色素，土著在
製作蠟染印花布時，喜歡用它來作為染料，天然原始不
傷害人的皮膚。

「黃色火焰」也是像「金浴雨」一樣，開㠥鮮黃明艷
的叢花，和串串溫婉垂下的「金浴雨」相反的是，它的
花串昂揚挺立。因為往上挺立的耀眼黃色，遠遠看㠥像
在燃燒躍動，一副繁華勝景無限誘人。

挺立的姿態看似很強壯，卻也耐不住風吹雨打，風吹
起時晃晃悠悠飄下，風姿綽約，下雨過後，只見一地鋪
滿黃金花瓣。

它一年有兩次花季，但是花的壽命只一兩天，幸好花
期長達幾個星期，因此不斷掉落時，新的花蕊一直接替
在綻放，感覺上花一直在開。「黃色火焰」有一種迷人
的香氣，晨運時行過花樹下，浮游在空氣中的馥郁香味
叫人忍不住停下腳步，佇立樹下深呼吸。

帶㠥香味的花兒一旦凋謝，樹上開始懸掛一條條棕紫
色的扁平豆莢果，這便是英國人的俗語copper pod（銅莢）
的來源了。

令人想不通的是，鵝黃色的火焰花看起來柔弱無依，
不耐風吹，更不禁雨打，可是，花凋萎了，果實雖然扁
平，卻那樣地結實硬朗。

大自然裡的奇異現象叫人難以解釋。
花開時分，樹上充滿無聲的喧鬧和璀璨，花落時節，

賞花的人儘管無法處之泰然也不驚悚，卻有淡淡的淒惻
和惆悵，早已知道這些鮮花得要凋落，來年花季才有新
芽萌發茁長。

生命的周轉，莫不如是。
歲月的流逝帶走我們的青春，交換給我們寬懷的心

胸。
花樹盛開，飄灑，萎落，又重新萌茁，再度開花，就

是最好的啟示。
沒有時間出遊，那就在家裡賞花，不疾不徐，從容自

在，泡杯茶坐下來，望出去，窗外那些瑰麗明媚的花
兒，無論在何地，不論於何時，都給人美麗的幻想和愉
悅的心情。

附近大排檔的鴨
下巴做得極為出
色，成為了招徠食
客的金牌小食。每
天下午六七點鐘，
大排檔出檔，案台
上就是滿滿一屜盤
的鴨下巴，事先用
香料鹵好了，再塗
刷一層老闆自己調
配的醬汁，盛在銀色的鋁質屜盤裡，顯得顏色鮮
亮明艷，非常吸引人。前來光顧的食客，大都會
點上一盤，作為開胃小菜。老闆開油鍋把鴨下巴
炸至香酥，撒上孜然粉和香菜末，食客人手一
隻，邊啃邊等其它的菜。

吃鴨子，有人喜歡吃肉，有人喜歡啃鴨腳，也
有口味刁鑽的美食家專吃鴨舌頭，這也使得鴨子
的每一個部位都最大限度地被利用了起來。過去
少人問津的鴨頭，也成為了搶手貨，且被開發成
了系列食品，以供不同的需求，如鴨下巴、鴨
舌、鴨脖子，都有各自的消費群體。鴨下巴是從
鴨嘴的中部開刀，把上半部分切掉、取出鴨舌後
的產物，寡肉多骨，看起來就是一張嘴，也難怪
有歇後語譏諷那些巧言令色、靠賣嘴皮子吃飯的
人是「三毛錢的鴨頭」，意即就只剩下嘴了，中
看而不中用。而《吳地誌》云：「石首魚，至秋
化為冠鳧。」古人對於鴨子，大概是持有一種超
現實的遐想，以至於有鴨子是由石首魚所變這樣
的傳說。《紅樓夢》裡面，史湘雲吃鴨頭時亮出
的酒底：「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那討桂花
油。」也是多少含有鄙薄之意。鴨頭沒有什麼吃
頭，似乎是古今之人的一種共識。

然而人對於味道的追求，有時是無法以常理忖
度的，先天上的不足，並沒有妨礙鴨下巴成為美
食明星。有人認為，鴨子的嘴長善鳴，下巴的運
動肌發達結實，彈性十足而有咬口，是不可多得
的消閒美食。至於這究竟是商家精心策劃的營銷
概念還是確然如此，已經不再重要，因為鴨下巴
在短短的數年間成為廣受歡迎的市井小吃，已是
事實。為了迎合現代人對於新奇、刺激的口味需
求，商販們把處理乾淨的鴨下巴，以多味香辛調
料經過長時間醃漬，去其腥膻之氣，放入滷汁裡
煮至入味，臨吃前再下油鍋炸至通體酥脆，蘸上
椒鹽粉吃，是夜市或娛樂場所裡的一道佐酒經典
小吃。

鴨下巴的走紅，也引起了酒樓食肆的注意，更
多的吃法於是被開發了出來。譬如乾鍋鴨下巴，
就是市井食物進入殿堂後的升級版本。事前鹵好
的鴨下巴，盛在一隻小鐵鍋裡，襯以青蒜、芹菜
和辣椒，用酒精爐子邊加溫邊吃。經過不斷的煨
烤，皮香骨脆的鴨下巴，鴨喙也可以嚼碎了吞落
肚中。就是在中西美食雲集的港式茶餐廳裡，也
可以找到鴨下巴的身影。大廚們把鹵好的鴨下巴
用銀白的錫紙包裹起來，放到烤爐裡以慢火焗一
段時間，如此製成的紙包鴨下巴，外表焦黃酥
脆，內裡則是爽嫩有汁，吃起來甘香可口，很具
質感。因此，也不乏喝㠥奶茶咖啡大嚼鴨下巴的
食客，那種略感滑稽的場景，猶如穿㠥燕尾服唱
山歌。

或許吃鴨下巴就應當如此，怎麼暢快就怎樣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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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一家店子，忽然注意到店子門口有一對石獅子，
很小，大約只有一呎高。走過了，心中這個印象沒有褪
下，還在想，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為甚麼獅子的形象在中國那麼普遍？
這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是：獅子並不產於中國（產

於非洲及印度），但為甚麼在中國到處可以見到石獅子
呢？

在我印象中，從小就時時見到石獅子。小時在內地
家鄉，見得更多，好像到處都有，找石獅子不難找。

小時候特別對石獅子的口內銜有一顆石珠，非常感興
趣。石獅子的口是張開的，裡面有一顆大石珠，可以滾
動，不過拿不出來。小時常愛試㠥伸手去撥動它，（但
又很害怕獅子會合上口）。也許是撥動的人多，那些石珠

子多半有點圓滑了，增加了引人去撥弄的興趣。
石獅子在中國是那麼普遍，到處都有。據說盧溝橋兩

欄的石獅子就有一百多頭，當然是各式各樣的。我沒有
去好好數一數，欣賞一番。不過要欣賞一百多頭石獅子
的不同形態神情，可也真要花許多時間。

我始終不明白石獅子為甚麼在中國會那麼普遍，到處
存在，彷彿家家都養過獅子那麼熟悉。但是事實上，我
想，許多人是沒有見過獅子的。

以往古老的村莊，總會有一間或幾間屬於家族的大建
築，例如祠堂。這一類大型的公眾建築，門口就少不了
有石獅子。我小時在家鄉住過，走到祠堂那裡，總愛去
摸一摸石獅子那顆石珠，偷偷地摸一摸，趕快縮回手
來，免得給石獅子合上口把我的手咬住了。這種事情自

然不會發生過，但是有這麼一種恐懼感，正好又增加了
去偷偷摸一摸的興趣。

現在中國農村中還是不是很容易見到石獅子呢？鄉村
現在紛紛在現代化、城市化，也許在這股潮流中石獅子
會較少採用來做大門口的裝飾，如果是，那倒是有點可
惜，這樣一種有趣的民間風俗，好好保存下來才好。我
心中是這樣祈禱的。

獅子的吼聲洪大，百獸聽了都心驚，也許因此有百獸
之王的稱號。但是獅子一身厚厚的長毛，包住身體，看
上去倒是很有一點溫順的意味，不像老虎，看上去就是
矯健兇猛，令人害怕。我忽然有個奇想，如果獅子和老
虎都是可以馴養的，家中養一兩頭，倒也是一種趣味。
不過家裡地方要夠多，夠大，如果地方狹窄，獅子大概
就要時時作怒吼了。郊區的豪宅可以養嗎？

香港也常見獅子。英國的匯豐銀行，門口就蹲㠥獅
子。為什麼英國也喜歡用獅子的形象？也許因為統治過
非洲，也喜歡獅子的形象吧！現在老虎是瀕危了。獅子
呢！希望不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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